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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译者序

葡萄牙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使者多默·皮列士，来华之前于１５１２—１５１５年

在马六甲撰写有《东方志》一书。这是最早记述东方诸国的珍贵地理文献，但长

期湮没无闻。后来经葡萄牙学者科提松不断寻找，终于１９３７年在法国公立图

书馆查到原稿，它与另一位葡萄牙海员罗德里格的《航海志》被收编在一份古抄

本内。科提松将它和罗德里格书译为英文，详加考释，连同葡文原稿，由哈克鲁

特学会出版。鉴于这部史书的重要性，科提松将葡文稿加以整理编辑，增补了

若干注释，由哈克鲁特学会再单独付印。自从达·伽马打通印度洋航道后，葡

人继续向东航行，终于驻足中国海岸。葡萄牙殖民者、商人、传教士陆续沿这条

航路来到东方，有的踏上了不归之路。他们从亚洲写回本国的信函、报告以及

记录，是研究葡萄牙海外殖民历史，也是研究这个时期亚洲诸国历史的重要资

料。其中，皮列士的《东方志》成书最早，记述翔实全面，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最有

价值的史料。

我国和东南亚、印度洋上诸国自古就有交往，我国史书中对这些国家早有

著录。但是直到宋代周去非撰的《岭外代答·外国门》和赵汝适的《诸蕃志》出

版，才算有了最早对这个地区作出较完整报道的著作。继之有元代汪大渊的

《岛夷志略》，其记述较前更为广泛和详尽。明代郑和下西洋，随行的马欢撰有

《瀛涯胜览》，记途经各国的风土人情，真实有趣。再有费信的《星槎胜览》，巩珍

的《西洋番国志》，以及后来张燮的《东西洋考》、《海语》、《海录》等。这类记述，

其史料价值是可以肯定的，但总的来说有两个缺点：一个是有的撰述者本人并

未亲身出海或者经历各国，而是根据海商番客的口述加以笔录，如周去非、赵汝

适；另一个是，本人虽曾亲历诸国，却未能科学地按航路的顺序准确地记述，突

出的例子是《岛夷志略》，我们不清楚汪大渊确实走过的路线，他记述的地方也

缺乏前后应有的顺序。因为这两个缺点，有时难以考证诸书记录的地方，同一

个地方往往出现不同的名字和记述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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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列士旅行过印度、马六甲及苏门答腊等地。他的记载大多是据亲身的见

闻，或者是在各地采集到的情报。他记录的从红海到中国的路线，正是葡人走

过的航道，其中都是按经行各国的顺序作出描述。这条路线，也是郑和下西洋

从另一方向所走过的。因此我们利用他的这部《东方志》，与《瀛涯胜览》等中国

书作对比研究，可以阐明有关地理方面的问题，提供若干论证，补充许多史实。

同时，书中不乏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和亚洲各国交往的报道，尤其可贵的是，皮列

士对这个时期中国商品的外销作出了相当详尽的记录。

目前这个中文本系译自《东方志》１９４４年由哈克鲁特学会出版的英译本，在

翻译过程中中译者参照１９７８年的葡文版，并将增补的注释译出。同时中译者

又据有关的中文资料，参照英葡文本，对其中有关史地的问题加以阐明。我相

信，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学者对亚洲诸国史的认识。

何高济于北京

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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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论　巴黎古抄本

令人惊异的是，像多默·皮列士的《东方志》这样重要的地理史文献———肯

定是１６世纪上半叶产生的有关东方最重要和完整的记载，尽管它写于１５１２—

１５１５年———竟湮没无闻，实际上未受注意，直至今日；尤其是，在同一古抄本中，

与它同时代的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之书及其珍贵的地图，在上一世纪中却已

闻名于世。

桑塔林子爵（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ｄｅＳａｎｔａｒéｍ）在其１８４９年最后的地图集中，以总题

名为《葡萄牙海员、曾旅行摩鹿加的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，于１５２４—１５３０年

间绘的海图》，复制了２６幅系列地图，但他没有说明地图是从何处得到的。子

爵死于１８５６年，他遗留的有关地理志和制图学的许多笔记，几乎是他毕生在欧

洲档案馆———主要是在葡萄牙和法国———搜集采录的，直到１９１９年才刊行①。

这些笔记中，在“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的海图”标题下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对罗

德里格书的补充说明，最后极简短地提到了皮列士的《东方志》。其说明并不都

正确，然而，它在一个脚注中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，说这份古抄本在他撰写说明

时（１８５０年）属于巴黎的“国民议会图书馆”。１９３３年为了这份古抄本，我曾致

函巴黎，但被告知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，尽管它可能藏于国立图书馆，多半以某

个不认识的书名被收编。虽则如此，后来我访问巴黎时，也未能在国立图书馆

找到它，在其他公立图书馆也未发现。没有人能够提供它的线索，据认为它已

遗失。但我仍未放弃，于是，当我１９３７年９月返回巴黎时，高兴地在《法国公立

图书馆抄本总目录》的“巴黎·众议院”卷第４７１页发现如下的著录：“１２４８（ＥＤ，

１９）。弗朗西斯科·罗依斯航海日志，发现摩鹿加的葡萄牙船队海员。该书分

两部，第一部是海图，第二部包含本人所撰述的文字。封面内页贴有弗列里乌

骑士的藏书票。１６世纪。纸印。１７８对开页和１２４页。３８０×２６５毫米。大理

石颜色牛皮装订，印有弗列里乌的太阳标记。”罗依斯（Ｒｏｓ）是罗德里格（Ｒｏ

ｄｒｉｇｕｉｓ）古代的或简写的拼法。这个记录不很正确，下面将看到这一点，但它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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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引向了这份长时间寻求的珍贵古抄本的埋没之处。

这卷书用镀金牛皮装订，后面印有弗列里乌家族的太阳标记；封面内是

“Ｍｒ．ｌｅＣｈｅｒ．ｄｅＦｌｅｕｒｉｅｕ”，著名法国水形学家孔德·德·弗列里乌（Ｃｏｍｔｅｄｅ

Ｆｌｅｕｒｉｅｕ，１７３８—１８１０）的藏书票，古抄本从前的拥有者。显然它是在弗列里乌

手中装订的，但可惜在装订中剪裁不好，某些边注或补释，或地图中部分字词以

及大部分原书页数已被切除。书卷除４飞页外，是１７８对开页的厚白纸，大小

为２６３×３７７毫米。罗德里格书连同绘图和地图都印在同样的纸张上，占了前

１１６对开页；皮列士的占另６２对开页。１７８对开页的纸张是相同的，有同样的

水印。

在对开页第５行右侧的地方写有Ｏｓｏｒｉｏ的字样，笔迹是后来的，可能是著

名主教唐·哲罗尼莫·奥索略（Ｄ．ＪｅｒóｎｉｍｏＯｓóｒｉｏ）的签名，他是１６世纪的历

史学家和藏书家，显然是这份古抄本早期的拥有者②。各个抄本均有其原来的

对开页数，当装订书时几乎完全被切掉；但仍能看到它的痕迹。而后，皮列士

《东方志》中补充了另外的页码，完全是新的，从第１页至１７８页，笔迹是现代

的，附在全部古抄本上。

前面提到的桑塔林的脚注还说：“看来这份珍贵的抄本属于著名的奥索略

主教，他的许多抄本是英国人在一艘葡萄牙船上找到的，英人在亚速尔海外俘

获了这艘船并把它带到英国。后来它为弗列里乌先生所得。”他又说这个消息

是“国民议会图书馆员布里勒（Ｂｌｉｌｌｅｒ）先生”告诉他的。我不能追寻这个奇特消

息的来源。

当提到多默·皮列士时，巴波萨·马夏杜（ＢａｒｂｏｓａＭａｃｈａｄｏ）在其《露西塔

纳图书馆》中说，他撰写了“东方志，始于红海海峡，迄至中国，献给唐·若望三

世·对开本。抄本”。这多半是一个比巴黎抄本更早的写本，以下我们将看到

这一点。尽管说献给国王若望三世，但其统治始于１５２１年，实际上皮列士是要

把《东方志》献给国王若望三世的父亲———国王曼内奥一世（ＭａｎｕｅｌＩ）。不管

怎样，它肯定是另一写本。罗德里格书是他亲自书写的，但皮列士《东方志》则

是一个同时代的写本，这不仅有１６世纪早期的笔迹为证，还有两份抄本确实都

用同样的纸张这一事实。此外，在罗德里格书对开页第５行右侧处Ｏｓｏｒｉｏ这个

字，和写在皮列士《东方志》对开页１１８ｖ，１２４ｖ等处有关页码顺序的注释，明显

地出自同一手笔。可能是罗德里格本人，或至少在他的时代，把这两份抄本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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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到同一古本中；它们必定在１５８０年前为奥索略所拥有时便已在一起。因此

巴波萨·马夏杜提到的写本不可能是同一个本子，否则他会提到罗德里格及其

著作，但他没有提到。

现在的编本中，尽管两部著作风格迥异，一个是海图、航海指南和地图集，

另一个是地理、经济和历史的记录，但它们都是很有价值的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

写成，很早就在一起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。我感到高兴的是，哈克鲁特

学会执委会同意将它们一起出版，并在英译文之后又按原样刊印了非常难读，

但从语源上说又是极有意义的原葡文本，这肯定提高了本版本的价值。

皮列士《东方志》现抄本不是他本人写的原本，抄录者留下了自己疏忽的许

多例子。皮列士的文风绝非简明，再加上誊写者的错误、极端混乱的标点符号，

或甚至根本没有，使得文字翻译极端困难，有时必须自由地翻译，甚至靠猜测而

无其他办法。不管怎样，我始终努力领会皮列士原著的真义，不仅用其他抄本

及拉木学的《东方志》部分译文去核对巴黎抄本，还考查上下文和能够利用的其

他史料。至于最困难之处，就求教于像亨利·托马斯博士（Ｄｒ．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ｍ

ａｓ）和艾德加·普列斯塔格教授（Ｐｒｏｆ．ＥｄｇａｒＰｒｅｓｔａｇｅ）这样有学识的专家学

者。即使如此，我仍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达到尽善的翻译；当读者遇到疑问时，有

如实刊印的原葡文本可供参考；由此他可以尝试作出更佳的译文，还将发现许

多可供研究和讨论的东西。我的责任仅限于此。

由于皮列士的作品更长更重要，所以将其英译文刊印在罗德里格书之前是

可取的，因此我颠倒了古抄本中它们的顺序。当两个抄本最初在一起时，《东方

志》或是因一些书页放错了地方，或是因这样那样的缘故，文字不是多默·皮列

士原来撰写的顺序，在英译文中这些都得到了纠正；但对于原葡文本，则如实按

原来实际顺序和安排刊印。无论在英译文还是葡文原文中，都标出了巴黎古抄

本的页码，这有助于让读者轻易地找到英文和葡文中相应的部分。至于原文的

注释，我不仅试图阐明每个含糊之处，还对某些地理史章节的重要性予以解说

和强调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长注。

东方的人名地名，不可能全都考证出来，原葡文中常有不同的拼写法，英文

的转写成为复杂的问题。我决定，作为一个总的规则，东方的人名及官职，按原

葡文中出现的形式录出，而在脚注中予以阐释，有可能时给出相应的英文形式。

至于地名，如能考证出来，并具有相应的英文名，在译文中就采用英文形式；但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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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名首次出现，并且当原文中以不同形式重现，或者以后再现，这时原葡文拼写

就附在括号内。

在详细叙述《东方志》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多默·皮列士的生平，然后再以

同样的方式介绍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及其著作。

注释：

①维斯孔德·德·桑塔林：《古地图学研究》（Ｅｓｔｕｄｏｓｄ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ｆｉａＡｎｔｉｇａ），Ⅰ，１４８—１５６页。（原注）

②这个假定，尽管很像真的，但仅仅是推测，因为———虽然看来奇怪———至今在葡萄牙或别的地方还

没有发现主教奥索略签署的文献。有另一个哲罗尼莫·奥索略（１５４５—１６１１），前者之侄，他是埃塞克斯

（Ｅｓｓｅｘ）教区的牧师会员，也是一个藏书家。（原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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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默·皮列士传注

和１６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在东方的一些卓越历史人物相比较，多默·皮列

士显得是一个平凡的人物。同时代在那里生活的人当中，奥布魁克（Ａｌｂｕｑｕｅｒ

ｑｕｅ），船长和行政官，一个大帝国的创建者以及贾梅士（Ｃａｍｏｅｕｓ），葡萄牙诗人

之王，歌颂他的国家和同胞的光荣业绩，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。杜阿特·帕切

科·伯来拉（ＤｕａｒｔｅＰａｃｈｅｃｏＰｅｒｅｉｒａ）、唐·若望·德·卡斯特罗（Ｄ．Ｊｏ珘ａｏｄｅ

Ｃａｓｔｒｏ）以及安东尼奥·高旺（ＡｎｔóｎｉｏＧａｌｖ珘ａｏ），都以船长、行政官和航海家或

作家而闻名，加西亚·达·奥尔达（ＧａｒｃｉａｄａＯｒｔａ）则是作为科学家、加斯帕·

哥赫亚（ＧａｓｐａｒＣｏｒｒｅｉａ）和卡斯特涅达（Ｃａｓｔａｎｈｅｄａ）是作为编年史家而著名。

费尔隆·曼德斯·品脱（Ｆｅｒｎ珘ａｏＭｅｎｄｅｓＰｉｎｔｏ）是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冒险

家，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有关他惊人历险的奇妙撰述：《远游志》（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珘ａｏ），

在他死后３１年才刊行，有若干改动。许多别的人作为战士、航海家或探险者而

获得不朽声名。甚至连杜阿特·巴波萨（ＤｕａｒｔｅＢａｒｂｏｓａ）也闻名于世，但他的

书是在皮列士已完成《东方志》这部更为巨大的著作后才写成的。原稿已失的

巴波萨书，很快被译为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，由拉木学（Ｒａｍｕｓｉｏ）首次在１５５０

年刊印，广为人知，而拉木学只得到皮列士《东方志》的一个次要部分，未提作者

之名将它刊行，因为他不知道作者的名字。

皮列士的大作湮没无闻，迄至现在。这位谦逊的药剂师在１５１１年抵达印

度，并因他的才能被委以重任，选为葡萄牙首遣中国的大使，大约１５４０年死于

中国。实际上他早已被遗忘，尽管他早期对东方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

总之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，而这部《东方志》除了是最早由一个葡人撰写

的广泛的东方纪事外，还是头一个欧洲人对马来西亚的记述，情节详尽，涉及许

多方面，一两个世纪后都未被超越。多默·皮列士首先是一个热心的观察者，

一个敏锐探索的学者，并且是一个忠实、准确和不知疲倦的撰述人———尽管他

语言贫乏，甚至不能在早期欧洲记述东方的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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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多默·皮列士的资料，从他刚到印度直至他去世并不缺乏，尽管不很

完备；但关于他在葡萄牙的生活却只有一些含糊的记载。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他

的资料包括如下几种：现存的这部《东方志》、他写的４封信、他签署的５份文

件、他和别人共同署名的１封信、同时代人提到他的８封信和另１份文献以及

编年史和早期作家的记录。这些可说明如下。

皮列士的信：１５１２年１１月７日从马六甲，致他的兄弟若望·费尔南德斯

（Ｊｏ珘ａｏ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），刊布在《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札》，卷Ⅶ，第５８—６０

页；１５１３年１月１０日①，从马六甲，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，同上，４—７页；

１５１３年１月１０日，从马六甲，致“任何负责任命马六甲官员的人”，同上，６６—６７

页；１５１６年１月２７日，从科钦，致葡萄牙国王。这最后一封信首次公布在《露西

塔纳药学协会杂志》（Ｊｏｒｎａｌｄａ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ｕｓｉｔａｎａ），卷Ⅱ，Ⅰ
号，第３６页及以下诸页，里斯本，１８３８年；后再印于《药学报》（ＧａｚｅｔａｄｅＰｈａｒ

ｍａｃｉａ），里斯本，１８６６年；并再次刊印在《萨莱瓦主教全集》（Ｏｂｒａ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ａｓ

ｄ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Ｓａｒａｉｖａ），卷Ⅵ，第４１９—４２８页，里斯本，１８７５年。

其他由皮列士签署的文件：在马六甲注明日期的文件，１５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，

其中他作为其姻兄弟迪奥戈·罗柏斯（ＤｉｏｇｏＬｏｐｅｓ）的遗嘱执行人，《信札》，Ⅶ，

９９页；在马六甲的收据，１５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，同上，１０７页；在马六甲的收据，

１５１４年１月１２日，同上，１１２—１１３页；在马六甲的收据，１５１４年５月５日，同

上，１２１—１２２页；“马六甲官员———致吾人之主国王陛下”的信函，１５１４年１月７

日，签署的有“书记伯洛·萨加杜（ＰｅｒｏＳａｌｇａｄｏ）、多默·皮列士和加西亚·查

姆（ＧａｒｃｉａＣｈａｙｍ）及经纪人伯洛·伯索亚（ＰｅｒｏＰｅｓｓｏａ），同上，Ⅲ，８９—９１页。

提到皮列士的文献：马六甲船长鲁依·德·布里托（ＲｕｉｄｅＢｒｉｔｏ）的一道命

令，１５１３年１１月４日，命皮列士接受其已故姻兄留下的财物，同上，Ⅶ，９７页；

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致葡王的信，坎纳诺尔，１５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，同上，Ⅰ，

１４１—１５０页；马六甲船长鲁依·德·布里托致葡王的信，马六甲，１５１４年１月６

日，同上，Ⅲ，９１—９７页，并见于《国家档案室文献集成》（Ａｌｇｕｎ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ｄａ

ＴｏｒｒｅｄｏＴｏｍｂｏ）第３４５—３５０页；鲁依·德·布里托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

的信，马六甲，１５１４年１月６日，《信札》，Ⅲ，２１６—２３１页；马六甲船长佐治·

德·奥布魁克致葡王的信，马六甲，１５１５年１月８日，同上，Ⅲ，１３３—１３９页；马

六甲船长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致葡王的信，１５２４年１月１日，同上，Ⅳ，３５—４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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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；克里斯多弗·维埃拉（Ｃｒｉｓｔｏｖ珘ａｏＶｉｅｉｒａ）和瓦斯科·卡尔渥（ＶａｓｃｏＣａｌｖｏ）的

两封信，广州，１５２４年，及１５２４年１１月１０日②。这两封信后来的抄本藏于巴黎

国立图书馆（葡文文献，ｎｏ．６５）③，由多纳德·福开森（Ｄｏｎａｌｄ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）公布在

《印度考古家》（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ｙ），孟买，１９０１—１９０２———导言、原文及译文。

在里斯本档案室国家档卷中，有一个这两封信中第一封的原文残页（残卷，Ｍａｏ

２４，在中国纸上用中国墨汁写成），由沃列兹奇博士（Ｄｒ．Ｅ．Ａ．Ｖｏｒｅｔｚｓｃｈ）刊布

于《葡日协会公报》（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ａ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Ｌｕｓｏ Ｊａｐｏｎｅｓａ），ｎｏ．Ⅰ，东京，

１９２９年。

编年史和早期著作中有关的资料：加斯帕·哥赫亚：《印度传奇》（Ｌｅｎｄａｓ

ｄａＩｎｄｉａ），卷Ⅱ，第４７３、５２８—５２９、６７８页，写于１６世纪中期；费尔隆·罗柏

斯·德·卡斯特涅达：《葡人发现印度的历史》（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ｏＤｅｓｃｏｂｒｉｍｅｎｔｏｄａ

Ｉｎｄｉａｐｅｌ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），第Ⅳ部，ｉｖ和ｘｘｘｉ章，第Ⅴ部，ｉｘｘｘ章，第一版，１５５４

年；若望·德·巴洛斯：《亚洲》，第Ⅲ卷，第Ⅱ部，８章，第Ⅵ部，１和２章以及第

Ⅷ部，５章，第一版，１５６３年；安东尼奥·高旺：《纪事书》（Ｔｒａｔａｄｏ），第１２９—１３０

页，哈克鲁特学会版（第一版，１５６３年）；达米奥·德·戈鄂斯（Ｄａｍｉ珘ａｏｄｅＧｏ

ｉｓ）：《最吉祥的国王唐·曼内奥编年史》（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ｄｏＦｅ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ｏＲｅｉＤｏｍＥｍ

ａｎｕｅｌ），第Ⅳ部，ｘｘｉｉｉ和ｘｘｖ章，第一版，１５６７年；费尔隆·曼德斯·品脱：《远游

志》，ｉｘｖ，ｘｃｉ和ｃｘｖｉ章，第一版，１６１４年；曼内奥·德·法里亚·依·舒萨

（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ＦａｒｉａｅＳｏｕｓａ）：《葡人的亚洲》（Ａｓ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），第Ⅰ卷，第Ⅲ部，

３和６章以及附录，７章，第一版，１６６６年；迪奥戈·巴波萨·马夏杜：《露西塔纳

图书馆》，ＴｈｏｍéＰｉｒｅｓ条，第一版，１７５２年。

抵达印度前有关多默·皮列士早年的情况，很少有确定的资料。加斯帕·

哥赫亚告诉我们，皮列士是国王若望二世（１４５５—１４９５）的药剂师之子，而卡斯

特涅达说，他曾是阿丰索王子的药剂师。这个王子可能是若望二世不幸的儿

子，生于１４７５年５月１８日，死于１４９１年７月１３日。还有一个阿丰索王子，国

王曼内奥（１４６９—１５２１）的第七子，生于１５０９年４月２３日④，但他还不到两岁时

皮列士已去了印度，很难是卡斯特涅达提到的王子。

皮列士在赴印度时可能４０岁出头。他在１５１３年１月１０日致阿丰索·

德·奥布魁克的信中抱怨说，就在大约１５１２年他刚到达前，鲁依·德·阿拉乌

约（ＲｕｉｄｅＡｒａúｊｏ）死后新任命的马六甲经纪人伯洛·伯索亚，年纪太轻，以至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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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起初他不愿在此人手下充当书记。他在同一封信中说，马六甲是如此重要，

他愿看到那里有“三四个白髯人照看葡王的赋税”。这说明他当时不再是个年

轻人。阿丰索王子１４９０年成婚，时年１５岁。极有可能当时年轻的皮列士，国

王药剂师之子，被任命为这个王子的药剂师。当王子死于１４９１年时，皮列士差

不多小于２２或２３岁。这有皮列士本人的话为证，当他谈到巴契安（Ｂａｃｈｉａｎ）群

岛时最后说：“我在葡萄牙使用这种树叶，必定足有二十年。”（对开页，１５８ｖ）如

果这样，皮列士大约生于１４６８年，赴印度时约４３岁，死时约７０岁，大约死在

１５４０年前。

在１５１２年１１月７日致若望·费尔南德斯，他的“同胞兄弟”的信中，皮列

士也提到了他的姐妹依莎贝尔·费尔南德斯（Ｉｓａｂｅｌ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），还有玛利亚·

哥蒂纳（ＭａｒｉａＧｏｄｉｎｈａ），多半是他兄弟之妻，以及安东尼亚（Ａｎｔóｎｉａ），多半系

甥女，他把她和他兄弟之“妻和子女”分开来。他还提到“迪奥戈·罗柏斯，我的

姻兄弟，他在马六甲与我一起，在我住所吃喝和睡觉，有一些财物，是一个很好

的骑士和很好的人”。皮列士提及“我的姻兄弟”这种方式，看来表示迪奥戈·

罗柏斯是他妻子之兄，信里没有提妻子的名字。皮列士多半是一个鳏夫，这可

能是他赴东方的原因。

这是一封致“若望·费尔南德斯先生，在波尔塔·达·马达勒纳（Ｐｏｒｔａｄａ

Ｍａｄａｌｅｎａ），我的兄弟”的信。可能皮列士也曾在那里居住。波尔塔·达·马达

勒纳在旧宫殿广场（ＴｅｒｒｅｉｒｏｄｏＰａｏ）东北角不远处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商业广

场（ＰｒａａｄｏＣｏｍéｒｉｃｏ），英人称之为黑马广场，靠近商贾新街（ＲｕａＮｏｖａｄｏｓ

Ｍｅｒｃａｄｏｒｅｓ），当时是里斯本的主要商业街，靠近今天的商业街。这条街上有几

家药店，可能其中一家或者邻近的另一家属于皮列士或其兄弟，或者属于二者

共有。法里亚·依·舒萨说，多默·皮列士必定出生在葡萄牙的莱里亚

（Ｌｅｉｒｉａ）镇，因为费尔隆·曼德斯·品脱１５４３年在中国发现他的女儿用那个镇

的名字作为别名。但这纯系猜测。

在同一封信中，皮列士两次提到“佐治·德·瓦斯康塞罗先生（Ｓｅｎｈｏｒ

Ｊｏｒｇｅｄｅ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），因为我得到了他的帮助，所以很感激他，犹如因同胞关

系我感激你”。佐治·德·瓦斯康塞罗是“米纳和印度局”（ＣａｓａｄａＭｉｎａｅ

Ｉｎｄｉａ）的局长即管理者（ｐｒｏｖｅｄｏｒ），这个机构负责管理葡萄牙海外事务———今

天殖民部的前驱。他还说他附有一封信给迪奥戈·罗柏斯医生（Ｄｒ．Ｄｉｏｇ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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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ｏｐｅｓ），多半是首席皇室医生，皮列士可能当了阿丰索王子的药剂师后跟他有

所接触。很自然地，皮列士在这两个重要人物的保护下赴印度。在１５１３年１

月１０日致奥布魁克和致“任何负责任命马六甲官员的人”的两封信中，皮列士

说在里斯本，国王———写信给奥布魁克推荐他负责第一家将设立的经纪行———

已派遣他作为药物经纪人（ｆｅｉｔｏｒｄａｓｄｒｏｇａｒｉａｓ），从他在里斯本登船之日算起，

每年有三万来依（ｒｅａｉｓ）和二十京塔尔（ｑｕｉｎｔａｌ）的药物供他支配，并有三个人为

他工作，他把他们带到印度。他还负责一所药房（供应药物），值四千或五千来

依，这已送往印度。

赴马六甲前在印度———在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之侄唐·加西亚·德·

诺洛纳的指挥下，一支六艘船的舰队，于１５１１年３月和４月离开里斯本。在这

支舰队之前，一支三艘船的舰队，由若望·塞尤（Ｊｏ珘ａｏＳｅｒｒ珘ａｏ）率领，于１５１０年８

月离开里斯本；再后一支于１５１２年３月离开里斯本。唐·加西亚·德·诺洛

纳舰队中的一艘船贝岭（Ｂｅｌéｍ）号（据巴洛斯说它是海上所见最美的一艘船）在

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（Ｃｒｉｓｔóｖ珘ａｏｄｅＢｒｉｔｏ）的指挥下，于４月２０日驶离里斯

本，并于１５１１年９月８日抵达坎纳诺尔（Ｃａｎｎａｎｏｒｅ）⑤。海军司令唐·瓦斯

科·达·伽马（Ｄ．ＶａｓｃｏｄａＧａｍａ）的兄弟唐·艾列士·达·伽马（Ｄ．Ａｉｒｅｓｄａ

Ｇａｍａ）同时乘皮达德（Ｐｉｅｄａｄｅ）号航行，但他后来和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的

船分开，并于９月７日望见瓦克塔（Ｂｈａｋｔａｌ）之后，驶往坎纳诺尔。⑥皮列士应当

乘这些船中的一艘前往印度，因为据巴洛斯，这是１５１１年唐·加西亚·德·诺

洛纳舰队中仅有的抵达印度的两艘船。皮列士在１５１２年１１月７日和１５１３年

１月１０日的信札中表示，当奥布魁克征服马六甲后于１５１２年２月初返回科钦

时，他不曾在坎纳诺尔久留。在致他的兄弟和致奥布魁克的信中，皮列士说大

总督曾召他从坎纳诺尔———他是那里的“药物经纪人”———去科钦。在１５１６年

１月２７日的信中，皮列士说：“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和唐·艾列士的船把一

些茵陈运往葡萄牙，这是我还在葡萄牙时若望·达维拉（Ｊｏ珘ａｏＤáｖｉｌａ）购买的。”

这些船一到印度就装货，在１５１２年８月返回葡萄牙。看来茵陈在运往葡萄牙

之前收购不多，而如果皮列士当时仍在那里，到１５１１年末则已在印度，那么他

除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和唐·艾列士·达·伽马的船外，不可能乘别的

船。可以有把握得出结论，皮列士于４月２０日离开里斯本，１５１１年９月８日，

或一两天后抵达印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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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１５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信中，奥布魁克告诉国王，他在马六甲任命的某些

战利品看守人（ｑｕａｄｒｉｌｈｅｉｒｏｓ）发现有骚乱和违法行为。有鉴于此，他决定，当他

了解情况后，派去“多默·皮列士，王子的药剂师，因为在我看来他是个勤奋的

人，因此他，和鲁依·德·阿拉乌约———奥布魁克把他留在马六甲当经纪

人———一起，还有船长可以调查该事件”。皮列士在印度住了八九个月后，于

１５１２年４月或５月，乘桑托安德列（ＳａｎｔｏＡｎｄｒé）号⑦，与桑托基督（ＳａｎｔｏＣｒｉｓ

ｔｏ）号一道从科钦赴马六甲。据１５１３年１月１０日他致奥布魁克的信，看来这两

艘船恰在科钦海外遭遇了恶劣天气，一些货物不得不抛入海中，包括属于皮列

士的价值超过四百克鲁喳杜（Ｃｒｕｚａｄｏｓ）的货。

桑托基督和桑托安德列号于６月或７月，在经纪人鲁依·德·阿拉乌约死

后不久抵达马六甲。⑧１５１２年１１月７日致其兄弟的信，是我们得到的有关皮列

士在马六甲居留情况的第一份文献，其中他说：“我在马六甲当经纪行（ｆｅｉｔｏｒｉａ）

的书记和药物的监察人（ｖｅａｄｏｒ）及会计师（ｃｏｎｔａｄｏｒ）。”他身体健康并且已经富

有，“超出你所能想像的”，尽管他从桑托安德列号船上抛弃了价值超过四百克

鲁喳杜的货物，后来还在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里抱怨他的工资低。他

要求后者除了他作为药物经纪人或监察人的三万来依工资外，再付给他五万多

来依，作为他任书记工作的报酬。他还抱怨说他曾长时间发烧在床：“我病得很

厉害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。”这说明他给他兄弟写信时刚病了一场。他的姻兄

弟，迪奥戈·罗柏斯，１５１２年１１月跟他住在一起，但在１５１３年１１月４日，罗柏

斯去世，皮列士是他的遗嘱执行人。

１５１４年１月６日，马六甲船长鲁依·德·布里托致函国王曼内奥和阿丰

索·德·奥布魁克，告诉他们，在１５１３年３月他已派遣了一支四艘船的舰队到

爪哇去取香料。舰队由若望·罗柏斯·德·阿尔云（Ｊｏ珘ａｏＬｏｐｅｓｄｅＡｌｖｉｍ）指

挥。三艘船（ｎａｖｉｏｓ）是圣克里斯多弗（Ｓ珘ａｏＣｒｉｓｔóｖ珘ａｏ）号、桑托安德列号和一只

轻快帆船，分别由弗朗西斯科·德·梅洛（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ｅＭｅｌｏ）、马丁·克德斯

（ＭａｒｔｉｍＧｕｅｄｅｓ）和若望·达·西维埃拉（Ｊｏ珘ａｏｄａＳｉｌｖｅｉｒａ）指挥。布里托补充

说：“多默·皮列士，这所经纪行的书记及会计师，作为舰队的经纪人去监管货

物。”舰队在１５１３年３月１４日驶离马六甲，于６月２２日载着大约一千二百京塔

尔丁香返回。从他对爪哇的叙述（对开页１４８—１５５）———“尽我可能作调查研

究，跟许多人核对我的事实”———我们看到皮列士访问过该岛的北岸，至少到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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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井里汶（Ｃｈｅｒｉｍｏｎ）到格利西（Ｇｒｉｓｅｅ）之地。当提到苏门答腊西北岸的港口

巴鲁斯（Ｂａｒｏｓ）时，他说：“我深入这个岛大约１５里格。”这显然是不同于赴爪哇

的另一次旅行，但我们不知道它发生的时间。皮列士多半写了，或至少打算写

另一部有关东方“各个不同地方称量和度量”的书，这是当提到“爪哇的钱币和

称量”（对开页１５０ｖ）时他所表示的；但即使他写了，现在也已遗失。

１５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和１２月２４日的两份文献及１５１４年１月７日、１月１２

日和５月５日的另三份，表示皮列士当时在马六甲；在１５１５年１月２７日尼纳·

查图（Ｎｉｎａｃｈａｔｕ）死时，他仍在那里，如《东方志》最后一页所记载。但那个日期

后不久他必定去了科钦。马六甲新船长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在１５１５年１月８

日致国王曼内奥的信中，提到中国和交趾支那以及暹罗、浡泥、吕宋和“有钻石

矿的丹戎武啰（Ｔａｍｊｕｎｐｕｒａ），多默·皮列士将充分地对这些事做出解释”。这

自然指的是《东方志》。看来皮列士在奥布魁克写这封信的同时，于１５１５年１

月２７日后马上乘两艘在２月末抵达科钦的船只中的一艘，离开了马六甲。我

们是从两份文献———日期为１５１５年２月３０（原文如此）日和３月３日———得知

这两艘船到达的，其中科钦的船长伯洛·德·马斯卡列纳斯（ＰｅｒｏｄｅＭａｓ

ｃａｒｅｎｈａｓ）命令为一只艇（ａｔａｌａｉａ）准备一些粮食，以备遣往果阿，并附上马六甲

的消息给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⑨。

返回印度和出使中国。从前引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，我们看到皮列士

离开马六甲，打算返回葡萄牙。但皮列士的命运则另写在天命之簿上。奥布魁

克于１５１５年２月２１日从果阿驶往忽鲁模斯，在大约十个月后才返回，１２月１６

日死在果阿。同时候印度新大总督罗波·索阿列斯·德·奥伯加里亚（Ｌｏｐｏ

ＳｏａｒｅｓｄｅＡｌｂｅｒｇａｒｉａ）已于４月初率一支１３艘（或１５艘）船的舰队离开里斯本，

在１５１５年９月初抵达果阿。他从那里前往坎纳诺尔和科钦，于９月末之前抵

达。随同新总督到来的有费尔隆·伯列士·德·安德拉吉（Ｆｅｒｎ珘ａｏＰｅｒｅｓｄｅ

Ａｎｄｒａｄｅ），国王派他当一支舰队的大船长，从印度“去发现中国”，并携带一位葡

萄牙使臣去那里。

卡斯特涅达告诉我们“葡萄牙国王没有［从葡萄牙］派遣使臣，因为，据认为

中国国王在附近，所以他命令费尔隆·伯列士把他的一个船长派往那里，或者

派他所选中的任何人。而总督除这个多默·皮列士外不愿派别的人，他按印度

贵人和船长们的意见派遣他去，因为这个多默·皮列士曾是唐·阿丰索王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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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剂师，并且持重和勤于学习，也因为他对中国的药物懂得比别人多”。另一方

面哥赫亚说，再度赴果阿并于１５１６年２月返回科钦的总督，“根据他奉的命令

派费尔隆·伯列士·德·安德拉吉赴中国；同时随他派去一位多默·皮列士，

国王若望的药剂师之子，他的好友；也因皮列士很精明，很希望了解印度的

事”瑏瑠。这样，看来总督早已是皮列士的老友，这是影响他选派如此重要使节的

因素，尽管皮列士是一个百姓，一如编年史家不忘加以强调的。总督必定是在９

月末首次抵达科钦遇见皮列士时，才选择他的。迄至当时，皮列士肯定已是一

个很富有的人，他想在离别几乎五年后返回葡萄牙，但亲自去看看广大而神秘

的中国———他在马六甲已听闻了许多有关它的事———的愿望以及再额外增加

他财富的可能性，必定强有力地吸引着他。此外，他可能曾对奥布魁克不满，后

者利用他的才能，但从不把他从普通书记职位上提升，尽管他的抱怨和请求是

很正当的。据哥赫亚说，奥伯加里亚是奥布魁克的仇敌、皮列士的朋友，可能在

里斯本已经有力地推荐过他。到这时，皮列士已完成或正在完成《东方志》，这

不仅深深打动了新总督，也打动了卡斯特涅达提到的许多“印度的贵人和船

长”。还不要忘记，皮列士及其父亲，虽然出身贱微，但曾直接与宫廷接触，肯定

比当时在印度的大部分葡萄牙贵人受过更多的教育。在致其兄弟的信内，皮列

士曾提到“我受到的娇养和宠惯”。巴洛斯说：“这位使臣……叫做多默·皮列

士，罗波·索阿列斯在印度挑选他任这职位，尽管他不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，不

过是一个药剂师。在印度工作，选购药材运往本国，他却最有才能负担这一使

命。这除了由于他的专技优势及天生爱好文学，也因为他的才干以及他做生意

之豪爽老练，他还很好奇地探索和认识事物，对所有事都有灵活的头脑。”所以，

选择平凡但聪敏、勤勉、有经验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皮列士担任出使未知中国的

重任，看来不像后来某些编年史家多半认为的那样意外。

虽然皮列士在１５１５年１月末离开马六甲，有意返回葡萄牙，但他在１５１６

年１月２７日的一封很有趣的信，“关于药材及其生长之地”，却明白地表示他不

打算马上返回。由此我们能够推测，在总督于１５１６年２月再度赴科钦之前，皮

列士已知他将赴中国。

从科钦到广州。奥伯加里亚于１５１６年２月返回科钦，他派费尔隆·伯列

士·德·安德拉吉率一支四艘船的舰队前往中国瑏瑡，使臣多默·皮列士随队而

去。这支舰队先访问苏门答腊的巴昔（Ｐａｓｅ）港，商人乔安尼·英波勒（Ｊｏａｎｎｅ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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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ｍｐｏｌｅ，乔万尼·达·英波里［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ｄａＥｍｐｏｌｉ］），一个为葡萄牙服务的佛罗

伦萨人，有一艘船加入舰队，该船在那里装载胡椒前往中国。但英波勒的船着

火了，货物丧失，所以安德拉吉决定，在访问马六甲后，他要先去孟加拉，再赴中

国。然而，马六甲的船长佐治·德·布里托坚持要安德拉吉及其舰队立即去中

国，因为他担心头年和另一些葡人乘一艘容克瑏瑢去那里的拉法尔·伯列斯特列

洛（ＲａｆａｅｌＰｅｒｅｓｔｒｅｌｏ）。因为季风时期已过了很久，安德拉吉不情愿地于１５１６

年８月１２日瑏瑣乘桑打巴巴拉号（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）船驶往中国，同行的安东尼奥·

罗波·法尔考（ＡｎｔóｎｉｏＬｏｂｏＦａｌｃ珘ａｏ）乘一艘帆船，曼内奥·法尔考（Ｍａｎｕｅｌ

Ｆａｌｃａｏ）乘另一艘，杜阿特·科埃略（ＤｕａｒｔｅＣｏｅｌｈｏ）乘一艘容克。舰队在交趾

支那海岸外遇到了恶劣气候，船只遭到了损坏。这是在９月中旬，于是安德拉

吉决定返回马六甲。容克前往暹罗，杜阿特·科埃略曾去过那里；另三艘船在

海岸获得淡水后，经普罗·康多尔（ＰｕｌｏＣｏｎｄｏｒｅ）和北大年（Ｐａｔａｎｉ）南航。

当安德拉吉抵达马六甲时，他发现伯列斯特列洛已从中国获取大利返回。

他决定推迟他的孟加拉之行，并在１２月去巴昔装运胡椒，以便在季风许可时赴

中国。他在５月返回马六甲，发现佐治·德·布里托已死，在布里托之姻兄弟

努诺·瓦兹·伯来拉（ＮｕｎｏＶａｚＰｅｒｅｉｒａ）和海上大船长安东尼奥·帕切科

（ＡｉｔóｎｉｏＰａｃｈｅｃｏ）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，因为两人都要继承该城堡首领之位。

给他们调解无效后，安德拉吉于６月带一支八艘船的舰队离开马六甲。卡斯特

涅达对它作了如下的描述：“（安德拉吉）指挥埃斯柏拉（Ｅｓｐｅｒａ）号，一艘大约二

百吨的船，西蒙·德·奥卡索瓦（Ｓｉｍ珘ａｏｄｅＡｌｃáａｏｖａ）乘桑打克鲁士（Ｓａｎｔａ

Ｃｒｕｚ）号，伯洛·索阿列斯（ＰｅｒｏＳｏａｒｅｓ）乘桑托安德列号，佐治·德·马斯卡列

纳斯（Ｊｏｒｇｅｄｅ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ｈａｓ）乘圣地亚哥（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）号，佐治·波特洛（Ｊｏｒｇｅ

Ｂｏｔｅｌｈｏ）乘一艘马六甲商人库利亚罗阇（Ｃｕｒｉａｒａｊａ）的容克船，曼内奥·德·阿

拉乌约（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Ａｒａúｊｏ）乘另一艘［马六甲商人］普拉塔（Ｐｕｌａｔａ）的容克以及

安东尼奥·罗波·法尔考乘自己的一艘容克；因此赴中国的是一支七艘船的舰

队。”巴洛斯则说有第八艘由马丁·克德斯指挥的船瑏瑤。

船队在１５１７年８月１５日到达屯门（Ｔａｍ珘ａｏ即Ｔｕｍｏｎ）岛瑏瑥，约在广州河入

口处，曾遇上在该岛外游弋以备海盗的一支中国舰队。中国人向葡人射击，没

有造成伤害，然而，安德拉吉没有还击，而是做出了各种和平友好的表示。所有

编年史家相当长和极详细地描述了安德拉吉及其舰队，从抵达屯门起，直到多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